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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强法律服务热线
孙强法律服务热线：317-703-0818
（留言必回）精办：政治庇护、面谈
培训、工作许可、 绿卡、入籍、延期
滞留、回美纸、亲人访美、家属的 I-
130/I-730申请等等 相关法律服务。
广告永久有效。

诚信装修
承揽室内外各种装修，价钱公道、服
务专业。电话：312-889-7915

专业水暖
承接：商铺、新旧住宅的热水炉、上
下水道、厨房各种设备、水龙头、阀
门更换、安装、维修工程。30年专业
经验，随叫随到，价格公道。王师傅
电话：317-373-9968

印城精诚装修
商业店铺、翻新房屋、地下室、卫生
间、厨房、地板、瓷砖。拥有商业保
险，经验丰富，价格合理，免费估价.
联系：王文权，电话317-446-8788 
email:wenquan.wang2012@gmail.com

搬家公
司

干净方便
省时省力
经济实惠

1-888-218-MOVE

美容美发专营
17年经验理发师，专营各式

男女理发、婚礼盘头化妆、美容
护肤面膜。

服务周到，价钱合理！
电话：317－964－1769
地址：10255 N  College Ave.,
    Indianapolis  IN,  46280    

归国搬迁售房
House建于2001年，位于东carmel，131 
街附近。5个房间；2.5个卫生间；二
层，双面楼梯；木制栏杆，有地下
室。3461 平方英尺。
房子南北朝向，宽敞明亮；后院与后
面邻居间有一排树；小区安静，邻居
友好；去商场、学校、医院、图书馆
都方便；学区好。要价：$279,900
有意者请联系张女士：
317-569-8948；317-285-8012

餐馆招聘
请启台、洗碗工、帮炒。有兴趣者，
请联系幸运楼 317-446-5850

急聘
蜀香园急聘暑期工，服务员、勤杂工
或后厨工均可。
有意者请联系：317-328-2888

招  工
快餐店新开张，诚聘前台服务员，需会
简单英文，需要报税，一周工作30-40小
时，$9/  时。联系电话：317-845-8898

如要您想登刊登分类广告，
请发电子邮件至aatodayin@gmail.
com，或致电：317-213-5825。
分类广告价位：每30个字$5; 加
入照片$5; 加边框 $20

床脚店转让
好区四年床脚店，生意稳定，接手即
赚，因老板另有发展现急转让。创
业好机会，价钱面议，有意者请速联
系。317-900-0588

寻找室友 
52和Lafayatte，交通方便，（IUPUI、 
downtown、highway），购物便利 
（Meijer、Walmart、中国店和餐馆） 
包水电气，价钱合宜。联系方式： 
317-490-8642

房屋出租
印城西北地段四居室三浴出租包水
电。有意请联系：317-703-9828

现金收购二手车
现金收购各种旧（废）车辆，废车处
理，拖车服务。有意者请联系王师
傅：317-828-0820

床脚店转让
Avon地区，三年老店转让，有老客，
包赚钱。电话：626-236-3566

招美甲美容按摩师

您的魅力来自我的创意，改变从
头，愉悦在心。

本店诚聘美甲、美容和按摩师，
待遇面谈。有意者请联系电话：317-
222-5669

地址： 7844 Notth Michigan 
Rd. Indianapolis IN 46268

分 类 广 告   CLASSIFIEDS
黄师傅专业地板

十余年专业地板施工经验，承接过多家建筑
公司工程。现承接商业、家庭各种木地板工
程。精心施工，免费评估。
电话：317-828-8257 。

机场接送
提供机场、公交车站等接送服务。有意者请
联系王师傅：317-828-0820。

回
乡
记

作者：李锋（上海）

（上接8月19日第8版）
黄泥山是离窝坨最近的生产队。

公路从这里通往其它地方，我们必须
在这里下车，步行前往窝坨。这是一
条泥石混合的小路，大部分路不是很
陡；山的另一面，是可以从窝坨不经
过黄泥山直接下山。那条路尽管会近
一点，但要陡峭很多。 

夏克勤与他的夫人、我、负责陪
同的镇人大常委会主任，一行4人，
撑着伞，沿着已经变得陌生的山路前
行。人的记忆真是奇怪，本来已经淡
忘的情景和人名，在这一刻，仿佛是
明镜被拂去尘埃，统统清晰起来。我与
夏克勤一家一家地挨着数，几乎将当年
每家所有老乡的姓名都回忆起来了。

远远看到一个挑草的农民，我与
老夏几乎同时叫出来：柳仁臻！那位
农民也停下，仔细地端详看我们：“
老李！老夏！”（贵州人还是喜欢
用“老”字来表示他们的亲切与尊
敬）。那种惊奇，那种喜悦，发生在
阔别32年以后。当年柳仁臻是我们最
好的朋友。他几乎用所有的闲余时间
陪伴在我们周围，有人戏称他是李锋
的影子。命运在冥冥之中安排我们回
乡第一个见面的就是他！

老 了 ！ 岁 月 在 农 民 脸 上 刻 上 的
痕迹，明显超过被称之为城里人的我

们。我看得出他的激动，也感觉得到他的手足无措，满满的两捆
准备喂猪的草挑在肩上，田埂上满是泥泞，我看到他噙在眼里的
泪花。时间并没有抹去生活中那些难以忘怀的印记，他把所有的
语言就浓缩到“好！好！”几个最简单的词汇当中去了。

割草、挑草，这是我们到窝坨以后最初干的活。农民割草时
象魔术师，一把镰刀舞动，瞬间在手下聚拢大堆青草。我们在贵
州的第一次出工就是割草，这是猪和牛的主要粮食。贵州人一般
在儿童时期就练就了割草的技艺，而我们却笨手笨脚，无法对付
柔柔的小草。镰刀极为锋利，一不小心，手被割破了。我食指上

柳仁臻

四  妹  子
（上接8月19日第8版）

第五节（中）
走到厢房门口，两扇漆刷成黑色的门板

关死了，几个女子在门里喊着要“份儿”。
二嫂又从她手里接过两个红纸包，从启开的
门缝塞进去，同时用肩胯一扛，门开了，
一把把四妹子拽进去，门口忽啦一声涌进
来一伙青年男女，几十双手一齐伸过来，喊
着“给份儿！”喊着她们的功劳，挪了嫁妆
了，挂了门帘了，搬了箱子了，打了洗脸水
了……四妹子被挤在墙旮旯里，动不得身，
几个女子已经动手在她兜里掏。混乱中，不
知哪个没出息的东西在她屁股上狠狠捏了一
把。

四妹子由大嫂二嫂引到院子里，空中架
着席棚，临时搭成的主席台前，他已经早站
在那儿了，拘束不安地歪着身站着，席棚下
的桌子边，已经坐满了亲戚友人，准备开
席吃饭。婚礼是新风俗和旧礼仪的生硬的
掺和。她和他先朝领袖像三鞠躬；再由主持
婚礼的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宣读结婚证书，更
是蹦平脸儿的官腔官调；再接着由她和他合
声朗读贴在领袖像两侧的语录，一边是“千
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农业学大寨”两
句，另一边是领袖赞颂“青年人是八九点钟
的太阳”那段。这三段语录，四妹子早就听
顺耳了，可是临到自己要一个字一个字去朗
读的时候，却结结巴巴起来。她不敢不念，
就嗫喘着，蒙混过关了，好在并没有人讲认
真。婚礼一项一项进行下去，也没有太难堪
的事，她照着勉强都做了，没有多少意思，
晕晕乎乎还是像在做梦，梦中又想起妈给她
掏屎的情景……

院子里的席棚下，十张方桌上的食客全
都操起竹筷，紧张地在盘里碟里抄菜，客客
气气地推让着烧酒瓷壶，腾起一片杂乱的咀
嚼食物和说话的声响。大嫂牵着她，二嫂牵

着她，去向客人敬酒。刘红眼坐在主席台前首
桌上席，得意洋洋接过四妹子斟下的一杯酒，
脖子一仰，红眼眨闪几下，忙坐下吃菜去了。
他撮合成了这一桩婚姻，理应受到客主宾朋的
尊重，现在是最荣耀光彩的时刻。四妹子手里
提着烧酒壶，吕建峰提着酒瓶，一席挨一席敬
过去，大嫂和二嫂向她介绍席面上的所有重要
的亲戚，大舅、大岭子、二舅、二岭子、大
姑、二姑、姨妈、姨夫，一一介绍下去。四妹
子一下也记不准这么多亲戚，只顾给小小的酒
盅里斟了酒，再走到另一个桌子边……

四妹子被两位嫂子牵着，一一送亲戚出
门，上路，到村口，把回着糕礼的竹笼或提兜
交给大舅或姨妈，看着他们在村外的土路上姗
姗走进落日的昏光里，再转回家来，送另一
家。

天刚落黑，街门口不断走进吕家堡的男
女。吕建峰和他的两个哥哥，分头到村子的东
头西头和南巷去邀请那些行过“份子礼”的乡
亲乡党，他们花了一块钱的份子礼钱，做为乡
亲情谊。现在悠悠走进院来，在老公公热情而
毕恭毕敬的招呼声中，款款落坐，说着逗笑的
话。一会儿，席间坐得满盈盈的了，菜和酒都
端上去了。刚开席，院子里大声笑闹起来，那
些老庄稼人把老公公抱住了，压倒了，涂抹了
一脸红颜色，像个关公了，老婆婆也被女人们
封住了，从锅灶下摸来锅底的烟墨，抹得老婆
婆满脸就像包公，院子里的笑闹的声浪简直要
把席棚掀起来……吕建峰领着她，到席间又去
敬酒，那些老庄稼汉友好地伸出巴掌，打吕建
峰的脑袋，说些笑骂的话，他一律笑笑，缩头
缩脑躲避那些来自左右的友好的袭击。待他领
她逃回新房里的时候，天啊！窄小的厦屋里已
经拥满了年青人，炕上横七竖八躺着的，坐着
的，炕下脚地上拥挤得没有她站脚的地方了。
她站在门外，正迟疑间，被一只手猛力一拉，
拽进门去了，七嘴八舌一齐朝她进攻：

“来！给我点烟。”

“唱歌唱歌！”
“哈！给我勒一下裤带，新娘子……”
她被簇拥着，和他站在人窝中间。她很紧

张，无所适从，好多张嘴脸朝她嘻嘻笑着，有
的嘴角叼着纸烟，撅着嘴，伸到她脸前，要她
给他们点火。她不知该不该点，他立时划着火
柴，要去点，被谁打掉了。他只好把火柴塞到
她手里，让她满足闹房者的要求。她划着火柴
了，刚够着烟，却被叼着烟的调皮鬼吹灭，好
不容易才点燃了一支支烟卷，后面又有人挤过
来……

“抓长虫吧！”有人喊。
“掏雀儿吧！”又有人叫。
四妹子低下头，不好意思看任何人，心儿

抖抖地跳。昨晚，姑婆给她说，关中结婚的风
俗，三天不分老少辈份儿，可以说笑耍闹，特
别是闹房，是新娘子最难熬的一关。顶难为的
就是“掏长虫”、“掏雀儿”几个花样。“掏
长虫”是要新娘把一只手绢从新郎的一只腿脚
塞进去，从另一条腿下拉出来；同样，“掏雀
儿”却是要新郎把一只手绢从新娘的一只袖口塞
进去，从另一只袖口掏出来。两只手交接手绢
的部位，正是人身体最隐秘的羞耻地带。姑婆
说，这是老辈子传留下来的鬼花样，而今不兴
这么闹了，有些村子还在耍，得防备防备，免
得临场惊慌失措，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从命。
姑婆又千万嘱咐，无论如何，不准变脸也不兴
恼怒，得罪下人是要伤主家面子的，这也是
老辈子传留下来的规矩。现在，吕建峰被闹房
的小伙子压倒了，扭胳膊的人使劲扭住他的双
臂，压腿的人压死了他的双腿。有人把一只手
绢塞到她的手里，推推搡搡，吆喝着要她去“
掏长虫”。四妹子臊红了脸，低着头，扔掉了
手绢，怎么好意思呀！这当儿，门口挤进一位
干部模样的青年，说：“让她唱唱歌儿吧！甭
耍那些老花样了。要是传到公社去，当心挨头
子！现在正在批‘回潮’哩！甭在风头上惹
祸……”

那根深深的伤疤就是第一次割草时留
下的。我手上的几条疤都是不同时期
的纪念品。

上窝坨的路还要经过村办学校，
大约有20个左右的小学生在听老师上
课，老师是柳文年。他当年结婚时，
还是我们替他去迎的亲。新娘的家在
20里山路以外，一早迎亲的队伍就到
了。新娘离家的时候，一定要哭哭啼
啼，以表示对娘家的依恋；而迎亲的
队伍一定要逗新娘笑。当然，哭是假
哭，笑是真笑。新娘撑着红纸伞，象
征轿子，搬运嫁妆的队伍绵延半里。
这是显示实力的：队伍愈是长，女方
愈是有面子。到男家门口的时候，新
郎早就候在门内。很默契，新娘一到
门口，伞往门内一递，新郎接过就立
即将红纸伞撕得粉碎，红纸伞此时已
经变成新娘所属权的象征了，从此她
就是男家的人。撕碎，就是女孩与过
去的告别，无论是青春之恋还是娘家
温情。她以后要担负的是男家的家
务、劳动工分、侍奉公婆、生育儿
女。山中的每一个屋檐下，几千年
来，上演着同样的故事。

我们三个也都有任务，我负责放
鞭炮，小木匠与表弟两个人抬一个很
轻的家具。山区农民的喜悦也感染着我
们，这支长长的迎亲队伍直到今天，好
像还在我的记忆深处不断晃动。

闹新房的形式也非常有趣。案桌
上，摆满各种生瓜果：花生、枣子、
莲心……，新郎新娘入得新房后，男
人们抓住新郎，女人们抱住新娘，一
定要将两人按在床上碰一下。当然新
郎、新娘要表现出百般不愿意，一按
一犟之间，就必然要闹出很多动静，
新房里充满了尖叫和欢声笑语。就

作者：陈忠实

厦屋里鸦雀无声了，扭着压着他的胳膊
腿脚的人同时松了手，也没有人推搡她了。
小伙子们互相瞅着，做着鬼脸。四妹子此刻
倒真的觉得无所适从了。突然，不知谁喊了
一句：“绑了！”几个人一齐动手，不由分
说，一条麻绳把她和他面对面捆绑在一起，
推倒在炕上。哗地一声，小伙子们涌出门去
了。那位干部模样的青年立时红了脸，悻悻
地转身走去了。

她和他捆在一起。她压在他的身上，动
弹不得。他羞红了脸，喘着粗气，一股陌生
的男人的气息扑到她的脸上。她迈过脸，不
好意思看他，她的脖子又酸又疼，稍一松
懈，就会碰到他的鼻子。大嫂哈哈笑着走进
来，解开了绳子。她抚摸着被捆得烧疼烧疼
的胳膊，不好意思说话。大嫂说：“咱爸叫
你俩去一下。”

里屋正堂的方桌上，一对红漆蜡闪闪发
亮，墙壁上贴着一张画，是一只回头吼叫着
的老虎，桌上支着两个神匣，匣子里各有一
根木板主柱，写着一行黑字。老公公坐在桌
旁的椅子上，庄严地说：“给你爷和你婆烧
一柱香，让你爷你婆在阴世知晓，他们的三
孙子完婚了。”

吕建峰从香筒里抽出三支香，在漆蜡上点
燃，恭恭敬敬地又显得笨拙地插到香炉里了。

四妹子也抽出三支香，在漆蜡上点烧的
时候，胳膊抖抖地晃，插进香炉时，却把一
支弄折了，她的心里更慌了。

她和他并排站在神桌前，鞠躬，下跪，
磕头，三叩首。

做完这一切，老公公一句话也没说，就
挥手示意她和他退位。

重新回到厦屋，还没坐稳，二嫂端来
两碗饭，递给她和他，说：“合欢馄饨，
快吃。吃了睡觉。”她不饿。从早晨起来到
现在，她没有一丝一毫饥饿的感觉，看着他
已经端起饰有金边的小碗儿吃起来，她也挑
动了筷子，刚一张嘴，咯蹦一声，咬出一枚
一分钱的硬币来。二嫂惊叫说：“啊呀！有
福气，头一口就咬上了……”大嫂也蹦进来
了，嘻嘻笑着，惊叹她是个有福气的媳妇。
四妹子才明白，吃到这个硬币的人，是福气
的象征，不过似乎以往并没有享过什么福，
吃糠饼子不算福气吧？让妈给自己掏屎算什
么福气呢？也许，从今天开始，预示着她将
要享福了吧？

——待续——
                                      （摘自：努努书坊）

在新郎新娘碰在一起的瞬间，另一场
战争顿时打响：就是抢抓案桌上的瓜
果。我早就占领有利地形，双手一齐
发力，把不少瓜果装入袋中。回去以
后，向小木匠和表弟炫耀了好久。

记得我们送给新人的礼物是：几
块上海带去的固本牌洗衣皂、几个当
年时兴的毛主席像章。换来的是三天
大吃大喝！

但眼前的柳文年已经绝对不是那
个脸上还布满羞涩的新郎了，他现在
是孩子王，也是村里的全科老师：数
学、语文，什么都教！他自己读书也
不多，能教好吗？山里孩子的眼睛是
如此纯净、无瑕，一如我们当年在山
间常喝的龙洞泉水。他们惊恐地看着
这些陌生人，很少有人打扰他们。一

块黑板，几个课桌是教室的全部家当。
他们应该接受完整的义务制教育，但现
在只能做到基本扫盲。我不知他们以后
的生活会如何，他们的命运是否会与他
们的祖辈有所不同？

窝坨到了，一切依旧。
山外的世界早已天翻地覆，但山村

里除了多几个电视机接受天线之外，几
乎一切未变。物资还是如此匮乏，还是
靠天吃饭，小孩的受教育程度极低。烟
叶算是这几年的新兴的经济作物，但整
个村庄每年的收获也仅是一、二万元而
已。由于道路不通，一切还是靠肩挑手
扛。医疗条件更是山区农民的痛，这是
西部偏远贫困山村的现实。

——待续——
（《亚美导报》对本文拥有版权，如

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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